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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风云录——〈三上桃峰〉事件纪实》序 

作者:曲润海 来源: 时间:2009-2-8 17:11:06 浏览:19次 

     《三上桃峰》事件过去已经三十四年了，《三上桃峰》平反也已经

整整三十年了，正好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三十年或者说三十多年，早

已时过境迁，那时出生的人已经三十多岁，根本不知道“三上桃峰”事

件是怎么回事。而那时的青年也已经五十岁左右，那时的中年则差不多

已经都退休了，他们虽然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但也淡忘得差不多了。

重提这件事，似乎没有多少意思了。然而，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是哈

哈镜，它总是平实地折射着事物，折射出各种人的各种面目。让后人真

实地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看到当时各种精彩的表演。使过来人反思，

使后来人知道前事，得到某种启示。 

《三上桃峰》是一部晋剧，最早叫《三下桃园》，是歌颂农村生产

队之间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作者杨孟衡、许石青。我是1985年冬天在太原

看到的。1972年12月在柳林县召开的西山地区28县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

我又看了柳林县晋剧团演出的改了名的《三上桃峰》，剧情、主题没有

变。在当时百花肃杀一花独放的局面下，这个戏是很吸引人的。1974年为

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仍由杨孟衡修改，戏名沿用了《三上桃峰》。

基本剧情、主题思想仍然没有变。四人帮把它打成了大毒草。罪名是：

为刘少奇翻案，反对样板戏，山西更进一步加码，加上了反对学大寨。 

一个普通的歌颂时代新风的戏，怎么就成了大毒草？四人帮说，这

不是一出戏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其实四人帮要把《三上桃峰》打成

大毒草才是政治阴谋。这个阴谋，首先表现在反对安定团结的方针。从

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党的干部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一大批老干部

参加了各级党委的领导班子，使各项工作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当时，

山西的形势也是好的。但是这种好的形势，却被四人帮视为“复辟”、

“回潮”，因此他们要疯狂地破坏。四人帮反复逼迫谢振华同志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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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极左，批派性，批无政府主义”的“后台”、“黑指示”，把矛头

指向周总理。在追不出后台的情况下，就层层向下株连。我就被查问过

在柳林有哪些人看了《三上桃峰》。我如实说，张平化、刘开基同志没

有看，李顺达、朱卫华同志看了。朱卫华当时对我说，现在强调阶级斗

争哩么，这个戏却说的是发扬风格，恐怕不合时宜。这样就没有再查问

下去，朱卫华同志躲过了一劫。但是以谢振华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

却躲不过去，不管他们是否与《三上桃峰》有无任何关系，都在劫难

逃。与《三上桃峰》有关的王大任、李蒙、卢梦、贾克，以及杨孟衡、

许石青、贺登朝等同志则更不能幸免。就是与《三上桃峰》毫无关系的

赵云龙，也因一篇《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问题的一些理解》，被四

人帮定为《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大批特批，赵云龙被迫害致死。 

四人帮制造《三上桃峰》事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首先在政

治上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把刚刚稳定下来的山西，重新搞乱；它对

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是又一次严重的摧残，致使好多重新进入领

导班子的老同志无法工作。在思想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严重地破

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许多违反政策的现象得不到纠正，甚至愈演

愈烈。学大寨的紧箍咒箍得更紧，西山地区会议等于白开，以西沟为代

表的一大批老农业先进典型被打入“反大寨”的行列。把刚刚有了一点

松动的文艺，又打得万马齐喑，把文艺工作紧紧地绑在与“正在走的走

资派”斗争的战车上，在山西，则逼进了文艺学大寨的死胡同。广大文

艺工作者又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再难进行艺术创作，更不能开展理

论研究。领导不敢看戏，作者不敢写戏，成了人人自危的“文字狱”。  

这种贻害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清查。被四人帮迫害的杨孟

衡等竟被“划大线、切西瓜”划切到“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一

边，划切到“反大寨”的一边，在文艺队伍中划切过去一个不小的数

字。后来在霍士廉、罗贵波同志主持下，巧立了一个名目，叫做“清查

善终”，意思是，清查在于查清。查清了是四人帮，是成绩，查清了不

是四人帮，也是成绩，才解脱了一大批被错误清查的人。并且组织了以

朱卫华同志牵头的“关于几个人问题”的小组。我是工作人员之一，参

与了对谢振华、曹中南、李顺达、王体、王银娥、曹西康、武天明、赵

鉴等一批在“批谢”中被批干部的平反调查，通过省委常委会，作出了

正确的结论。 

对于《三上桃峰》的平反，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粉碎四人帮以后

一段时间的省委领导人，抱着一个“不要忙，要等等形势，看看形势”，“不要急，也不要

抢先”的态度，迟迟不敢动，结果弄得很被动。1978年春节，文化部在昔

阳召开全国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吴雪

说，《三上桃峰》应该平反。《三上桃峰》事件的受害者卢梦和省文化

局副局长邓焰，也在会上。会后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在宣传部会上几次不



指名地指责卢梦、邓焰同志，为什么不表态，为什么不顶他几句？实际

上是批评卢梦同志。卢梦同志不久就调北京去了，离开了他工作了几十

年的第二故乡，而没有等到山西给他平反。直到1978年6月下旬，在昔阳

看到一个材料，其中说了《三上桃峰》事件与刘少奇无关，这才准备平

反。给《三上桃峰》平反的工作中，我是一些文件、讲话、山西日报

“本报记者”的文章的起草者。但平反并不彻底，也不够全面。在给中

央的报告中，又点了谢振华同志的名，说什么《三上桃峰》的平反，

“不影响谢振华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岂有给一个事件平反，却不给

最主要的受害者平反的道理！这句话我起草的时候并没有，是后来加上

去的，连宣传部的副部长也不一定都知道。 

在整个《三上桃峰》前前后后的过程中，我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

色。我是最早看过《三下桃园》的，当时还看了上党梆子《山村供销

员》。和我一起看的是武正国。我们觉得这两个戏都好，商量写两篇评

论文章，他写了《三下桃园》，我写了《山村供销员》，都发表在《太

原晚报》上。因为武正国不是文艺圈内的人，没有人注意他，他躲过了

一劫。1974年《三上桃峰》被打成大毒草的时候，我正在省委派驻襄汾县

的工作队，在传达了省委关于《三上桃峰》问题的通知后，要表态。我

是沾文艺边的，自然得重点发言批判。这还罢了。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

风”的时候，山西日报召开座谈会，邀请文艺界名人参加，我当时在宣

传部文艺处，宣传部派我去参加，也发了言歌颂大好形势。会后要求把

发言整理出来送去。待到见报的时候，编辑同志给加了个标题：《不准

给〈三上桃峰〉翻案》。没有想到，后来给《三上桃峰》平反的时候，

却又让我起草文件。尽管如此，也不能修改过去批《三上桃峰》的历

史。也没有想到，所有《三上桃峰》受害的领导者，都仍然信任我，至

于杨孟衡则成了好朋友。唯一一位受害者李旦初（柳林版《三上桃峰》

的修改执笔者），由于我起草文件时依据的调查材料中没有提及，因此

被漏掉了，只能在30年后向他道歉了。 

《三上桃峰》发生在“文革”期间，“文革”早已被彻底否定了。

那么，重提这一事件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吗？我以为还是有许多值得思

考的问题的。 

首先，“文革”仍然应该继续否定，文艺可以反映“文革”，而不

应该回避。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文革”不能写。那么一场空前

的浩劫，造成那么大的破坏，文艺受到那么大的摧残，从文艺的角度反

映一下，有什么不可？“伤痕文学”、“伤痕戏剧”曾经在否定“文

革”中起过独特的作用，在文学史、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但不

应抹杀、淡化，而且应该继续坚持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 

其次，不应把文艺简单地等同于政治，不应把文艺问题当作政治问

题对待，简单地比附、索隐，无限上纲。《三上桃峰》被打成大毒草的



罪名之一是，抓住“桃园”二字，判定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翻案的。

现在刘少奇同志早已平反，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誉，也仍然看不

出《三上桃峰》与他有什么联系，《三上桃峰》仍然只是一个戏。但是

我们现在看待文艺作品，往往还是“政治标准第一”，或者牵强附会，

或者对号入座，把文艺创作中的得失、创作思想的不同，说成政治的分

野，使得创作者哭笑不得，莫衷一是。 

再次，文艺有自己的品格、功能。不应该要求文艺直截了当地充当

政治的“传声筒”。文艺是一张脸面，但不应该事事要文艺粉墨登场，

简单地为政策、政绩、地方名片直接服务。“文革”中山西的“文艺学

大寨”，把大寨当作“继续革命的典型”，当作政治标本来宣扬，当然

行不通。也不能再像大跃进那样“放卫星”，那只能赶制废品，或赶浪

头赶上泡沫。现在盛行的工程戏、政绩戏、名片戏，大制作、大队伍、

大投资，如果当作一台晚会看，未尝不可，要想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

目，恐怕就难了。我们不能再搞文艺大跃进了！ 

最后，从《三上桃峰》的前前后后，从杨孟衡同志身上，看出一个

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精神的可贵。《三上桃峰》被打成大毒草，杨孟衡没

有惊慌失措，既没有推卸责任，又没有无罪认罪，过后也没有反复奔走

喊冤，平反以后也只是要求退回自己的日记、笔记。但是他对平反的名

单里没有李旦初却一直鸣不平。他始终专心致志地工作，在他离休之后

仍然坐着冷板凳做他的学问。他撰写出一部上百万字的关于上党地区迎

神赛社的专著《乐户与乐艺》，又撰写和汇集成本书，也是近五十万字

的大部头。因为这是历史性的记载，书中涉及到的人物、语言，也都是

从他的地位、角度写的或收集的，不作文饰，不为尊者讳。这正是杨孟

衡的可贵之处。 

                           2009年2月5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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